
女性题材的剧集从 2020 年以来一

直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 《三十而已》

《摩?大楼 》 《流金岁月 》 《阳光之

下 》 等质量不错的剧集不断涌现 。 在

这其中， 《迷雾追踪》 显得有些特别。

与 《三十而已 》 等更着重展现女性的

婚恋问题和情感状态 ， 将女性职场经

历和事业表达作为辅助情 节 不 同 ，

《迷雾追踪》 完全聚焦在女性的职业状

态描写 。 其中的女主人公林雨虹作为

刑警大队队长 ， 从事着一个通常由男

性来完成的危险职业 。 这样的女主设

置 ， 有机会拓宽将女性议题限制在家

庭空间和情感问题的狭窄视野 ， 展开

更丰富的内容表达 ， 《迷雾追踪 》 也

有希望成为一部质量不错的女性职业

剧 。 但可惜的是 ， 这部剧的实际观看

效果却并不理想 ， 甚至变成一部不好

看的剧。 这其中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女性职业剧中最主要的内容应该是

女主人公的职场工作情节。 《迷雾追踪》

因为女主的职业为刑警队长， 其职场经

历就是案件的侦破过程。 对比其他职业

剧， 这其实具有很大的类型优势。 因为

作为世界范围的成熟类型， 刑侦题材目

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类型资源， 比较经典

的就有英式理性推理、 美式硬汉侦探、

还有近些年新崛起的韩日现实主义犯罪

等。 可以说刑侦剧创作处于一个丰富的

类型汪洋之中。 从近期比较成功的国产

刑侦剧集来看， 它们或多或少都在借鉴

和综合这些已有的世界经典类型资源。

《隐秘的角落》 借鉴了韩日现实主义犯

罪的类型框架； 《白夜追凶》 通过性格

迥异的兄弟侦探形象将美式硬汉侦探和

英式理性推理元素进行结合； 《沉默的

真相》 则是将英式理性推理与韩日现实

主义犯罪融合起来。

《迷雾追踪 》 不仅谈不上对经典

类型资源的积极借鉴 ， 甚至在基本的

类型操作上都出现了失误 。 导演自述

说 ： “我给迷雾设定的基调是写实 ，

因为写实是最契合我们故事表达的方

式 ， 所以我们的主角人物也都比较写

实 ， 他们是普通的 、 有瑕疵 、 不是所

有决定都能达到完美效果的警察 ” 。

这段自述表明 ， 导演不仅缺少敏感的

类型片思维 ， 对类型表达和现实表达

的关系认识也走入误区 。 类型影视不

是不可以表达现实内容 ， 开拓现实议

题 ， 但前提是首先要为观众提供类型

乐趣 ， 吸引观众的观看 。 类型乐趣就

好比类型与观众的一种契约， 也是观众

认为一个类型必须具备的基本类型惯

例。 从刑侦类型来看， 烧脑推理、 暴力

展现、 惊险刺激等都属于刑侦类型的类

型乐趣 ， 也是观众对刑侦剧的类型期

待 。 只有在满足类型乐趣表达的前提

下， 才有机会将现实议题以一种相对含

蓄的方式在作品中呈现出来。

《沉默的真相》 就包含很尖锐的现

实议题， 但剧集始终自觉将烧脑推理放

在显著位置。 24 ?的时间限制， 分成 9

?的照片， 从 2000 年到 2010 年三个时

空的案件交织与不同时间点的交叉剪辑

等手法， 不断加强悬疑性和叙事的紧张

感。 在这样的类型乐趣操作下， 剧集才

将社会历史的真实质感和丰富内容有机

嵌入在剧情之中。

而 《迷雾追踪》 则是完全无视类型

乐趣的操作， 只一味强调 “写实”。 带

来的结果就是， 整个剧集虽然包含两个

不同的案件， 但破案方式和破案过程却

高度一致。 几乎所有的案情突破点都是

依靠调取监控录像 ， 然后出现新的线

索， 刻薄点说可以总结为监控录像破案

法。 在看第一个案件时可能还有一些新

鲜感， 到第二个案件时刑侦片就变成了

“纪录片”。 这样单调的剧情肯定是无法

吸引观众追下去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现实议题在剧中反而显得像是被强行植

入的空洞口号。

除了职场情节必须抓人外， 女性职

业剧对女主人公的个人魅力展现更是重

中之重。 首先是个性魅力。 女主人公必

须是一个有欲望和追求， 同时也有困境

和局限的个体。 这可以说是任何一个魅

力人物所应具备的基本层面。 比如 《白

夜追凶》 中， 亦正亦邪的周巡、 理性高

冷的关宏峰、 热情直率的关宏宇， 三个

侦探， 三种个性， 但都栩栩如生。 《迷

雾追踪》 中由于缺乏揭示林雨虹个性和

困境的细节描绘， 演员表演也没有出彩，

使这个本应处于全剧中最高光的魅力人

物却显得模糊和沉闷。 观众既不能被她

的个性吸引， 又因为对她的个人困境并

不了解而产生距离， 无法与之共情。

其次是职业魅力。 如果能够充分展

示女主人公的职业魅力， 不仅有机会打

破性别刻板印象， 还能避免将女性职业

剧拍成偶像剧或情感剧的尴尬。 作为刑

警大队队长， 林雨虹可以说深入到了职

场性别刻板印象的深水区 。 但正是如

此， 又带来了塑造这个人物职业魅力的

机会。 既可往理性智慧形象塑造， 也可

往硬朗干练形象推进， 或文或武都有很

大的发挥空间 。 比如经典女性侦探片

《沉默的羔羊》， 其中的女探员不仅凭借

女性的细腻和敏感与高智商罪犯进行智

力较量， 同时在最后与凶手的独自对峙

中又展现了自己毫不逊色男性的勇气和

能力。 国产剧集 《重案六组》 中也曾塑

造过一个有情有义、 智勇双全的女警探

季洁， 成为这部剧中观众最喜爱的警察

形象。 而在 《迷雾追踪》 中， 林雨虹在

大部分的探案过程中， 不仅没有能够体

现出 “神通”， 关键时候只会大叫大嚷

或愁眉不展。 在几次独自面对犯罪嫌疑

人的重头戏中， 本应是对她的职业魅力

进行展现的最好机会， 但剧集却莫名其

妙地将她表现得极其被动和无助。 可以

说， 林雨虹形象的塑造失败是 《迷雾追

踪》 失去吸引力的最重要原因。

更令人遗憾的是， 本可以在女性职

业剧中充分展开的丰富女性议题在本剧

中几乎是缺席的。

首先从职场来看， 作为一位女刑警

队长， 挖掘其性别特色， 尤其是与男性

警察的对比， 不仅有可能产生很强的戏

剧性， 而且女性议题可以非常自然地展

开。 剧集将林雨虹与赵伟作为搭档形象，

本来有机会通过男女警察之间的较量与

合作来实现职场女性议题的讨论， 但奇怪

的是， 剧集在这个方面几乎没有着力。 其

他警察形象更是模糊， 对林雨虹都是绝对

服从， 反而让人觉得乏味和虚假。

其次从家庭关系来看， 在很多成功

的国外女性职业剧中， 夫妻之间的职业

交集往往是展现女性议题的极佳线索。

《迷雾追踪》 的第一个案件中， 案情铺

展过程中本来有机会去实现这个可能

的。 作为成功商人的丈夫与妻子的职业

之间会构成何种冲突和摩擦？ 两人又如

何从恩爱夫妻到情断义绝？ 林雨虹与年

幼的儿子竟然如大人一样对话， 连基本

的身体接触都没有。 这样违背一般母子

相处常理的情况背后又有怎样的隐情？

剧集中设置林雨虹父亲是反对她当警察

的， 但她却挑战父亲的权威， 坚持成为

一名警察。 林雨虹如何反抗父亲？ 他们

后来又如何一同探案？ 以上这些本应成

为女性议题绝好切入点的内容在剧集中

都被完美略过， 避而不谈。

综上所述 ， 之所以对槽点重重的

《迷雾追踪》 展开严肃批评， 是因为它

的类型发展方向实际是很有意义的。 首

先， 女性职业剧是目前女性题材剧集中

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重要类型。 2020 年以

来已经问世的女性题材剧大多还在女性

情感上做文章。 即使有些描写女性职业

内容的剧也是打着职场的幌子谈恋爱，

或者是凭借男性助力的职场玛丽苏套

路。 从观众对女性题材剧集的新鲜化需

求来看， 女性职业剧会成为一个很好的

类型增长点。 其次， 女性职业剧有可能

推动女性议题的扩展和深入。 当我们在

屏幕上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摆脱家庭和

情感问题的狭隘圈层， 在职场拼杀中展

现自己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魅力时， 很多

新的女性议题会水到渠成地进入讨论视

野： 如何建构一个性别平等的职场？ 男

女两性如何在职场展开良性竞争和合

作？ 女性在公共事务中如何发挥更大的

作用？ 等等。 第三， 借助刑侦剧等类型

乐趣操作手段众多的成熟类型来制作女

性职业剧， 能够将观赏性与严肃的女性

议题讨论极好地结合起来， 比起一般的

女性职业剧创作有更大的类型优势。

但一部优质的女性职业剧光有好的

想法是远远不够的， 更需要专业精良的

制作和真正的女性意识。 不仅要符合类

型影视操作规律， 让情节和女主人公形

象都充满吸引力， 还要有能力将有价值

的女性议题融入精彩的故事和人物塑造

之中。 《迷雾追踪》 恰恰在这两点上都

出现了失误。 既没有能够成为一部好看

的刑侦剧， 更没有能够成为一部真正的

女性职业剧。 但它的遗憾和失误则可以

为后面的女性职业剧创作带来诸多启示。

我们有理由期待高质量的女性职业剧在

目前繁荣的剧集市场上能够横空出世。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
院副教授）

职场关系与家庭
关系的展现双重缺失，
现实议题失去了展开
的空间

一个不具备职场
魅力的女主人公，?法
承载丰富的现实议题

新年伊始，在上海《收获》杂志社举
办的一场名为“无界对话：文学辽阔的天
空”的论坛上，传出了一些既启人思考又
令人欣喜的信息： 曾经看似泾渭分明的
严肃文学、网络文学、公号写作等，正在
逐渐打破单一“部落”的边界，从曾经的
“敌视”走向现在的“取经”，彼此的融合
在加速；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否会出现一
片“无界”的、广阔的天空？

在我看来： 这些个信息既涉及文学
的一些通识， 又关乎对某些文学现象的
具体评判。 确有必要沉下来思考一番。

文学从自立门户起，其天空的边际
线从来都是在有条件的限制下持续拓
展：不变是拓展 ，变化的只是拓展的宽
度与速度。

当我们直面文学这个历经数千年
沧桑的既古老且年轻的对象，关于它边
际线的尺度如何把握似乎已是一个通
识性的问题。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种的文学，

在它诞生之初其边际线曾经何等辽阔，

人类早期无论中外都一度将一切用文
字书写的书籍或文献统称为文学；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种无限大的疆域开始被
收缩，但文学与史学和神话间依然浑为
一团，那时的文学往往是对历史与神话
的记载；而用今天眼光来反观所谓纯粹
的文学在中国则要到周时才开始出现，

比如《诗经》。 在这样一个远古时期，文
学的边界虽在缩小但边际线的轮廓却
逐渐明晰。 再往后，文、格律诗、词、曲、

小说等文学形式相继出现并先后在汉
及汉以后的唐宋元明清等朝代渐次达
到某种高峰，文学的边界也随之呈现出
持续的开疆拓土之势。 而在这个漫长的
历史进程中，文学的边际线无论是收窄
还是拓宽，关于文学的本质特征则是有
了共识，即那个能够被称之为文学的东
西就是运用虚构与想象，使用语言文字
塑造形象，反映生活 ，表达思想情感的
一种艺术方式。 这种艺术方式就是作家
用独特的语言艺术来表现其独特的心
灵世界。 这“两个独特”恰恰就是对文学
内在品质的一种要求，与文学的外在样
式和形态无关，与所在“部落”的出身与

介质无涉。 这既是某种新的文学形态、

新的文学 “部落 ”能否进入文学天空的
通行证，也是文学为自己的边界画出的
一道红线。

我之所以老生常谈地回述一下这段
近乎通识的有关文学边际线演变的历
史，无非是想说明两点：一是文学天空的
边际线从来都不是固化的，持续地、或快
或慢地开疆拓土是它发展变化的基本态
势；其二，文学能否抵达那种“无界”之界
的境界一时恐怕还很难讲， 问题并不在
于那些现有的、新兴的所谓“异质异类”

文学能否闯入文学天空的边际线， 而在
于这些个“异质异类”是否具备了上述的
“两个独特”的基本要求。 需要特别强调
的是，这“两个独特”是一种内在的品质，

既与它的体量大小无缘也和它能否被翻
译成几种语言无关。 如同本人多次在相
关场合与相关文字中反复说过的那样：

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创作样式，固
然为文学提供了不少新因子， 确实值得
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与关注， 但现有网
络文学的体量之大、 作者之众无论如何
都不足以成为网络文学总体上就是优质
文学就是文学未来的一种佐证， 衡量文
学的品质如何从来就不存在一个人多势
众的标准。 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现在又
有人将几部网络文学作品被译成了几种
外文而引以为它的重大成就， 甚至将其
作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这同样也是一种极为外在与皮相的认
识。 作品能够被译成外文的原因有许多，

但绝非只是因为它的优秀， 这种近乎常
识的道理实在不值当在这里饶舌。

“部落 ”从来都是在总体尊重文学
边界原则的条件下亮出自己的 “一招

鲜”， 而这个部落中的某些成员则总是
会将这“一招鲜”提升到某种高度。

所谓 “部落 ”这个本意是指由若干
血缘相近的氏族组成某个群体的概念
在这里显然只是一种借用。 抽象地说，

在文学天空辽阔的边际线中完全可以
依据不同的维度 、 不同的逻辑来划分
不同的“部落”，比如风格 、流派 、地域 、

题材 、 体裁 ； 比如传统文学与网络文
学 、公号写作……但当下使用 “部落 ”

其所指我想更多的应该是指向那些与
新媒体相关的一些文学写作或其他门
类 ，比如网游中就既有直接以 “部落 ”

某某而命名者 ，亦有以 “部落 ”间关系
为题材的产品。

具体到文学创作而言 ， 这个 “部
落 ” 的概念恐怕主要还是就网络文学
的类型化特征而言 。 网络文学的基本
特征究竟是否就是类型化 ？ 在我看来
这本身还是一个有待研究可供讨论的
课题，我曾经多次表达过这样的看法 ：

面对网络文学这样一个 “庞然大物 ”，

对它作任何宏观性全局式的结论其实
都是可疑的 ， 毕竟你的取样充其量也
只是网络文学总量中极小的一部分 ，

而你又根本没有能力获取更大份额的

取样 ， 那又凭什么对网络文学的总体
下判断？ 在这个意义上，断言类型化就
是网络文学的基本特征当然要令人存
疑 ， 但有所限定地说这是它的基本特
征之一则没有问题。 有学者研究：从大
的方向看 ，网络文学既有青春 、热血 、

奋斗等主题 ，也有言情与科幻等题材 ；

再进一步细分则更是包括宫斗 、宅斗 、

洪荒、盗墓、血族、修真、异能 、穿越 、重
生 、竞技 、末世 、网配 、机配等各种 “部
落 ”争奇斗艳 ，令人眼花缭乱 ，有些命
名其所指到底是什么对孤陋寡闻如我
者也只能是猜测。 但无论如何，面对这
种眼花缭乱恐怕还是可以说 ， 尽管网
络文学呈现出强烈的类型化特征 ，但
它的类型也是够丰富的了 ，其 “部落 ”

或大或小的还真是不少 。 在某种意义
上，这其实就是它自己的 “一招鲜 ”，而
在网络文学这个大家族中的不同 “部
落”里同样也各有自己的绝活。

当然，文学的类型化或类型文学未
必只是网络文学的专利。 诸如武侠、言
情、推理、悬疑、魔幻……这样一些文学
类型在中外传统文学那里也都早已有
之，而且还涌现出了不少代表性的经典
作家与作品，只不过当时没有以“部落”

称谓而已。 比如武侠之于金庸、梁羽生，

言情之于琼瑶、亦舒，推理之于阿加莎·克
里斯蒂，悬疑之于斯蒂芬·金、丹·布朗，魔
幻之于 J.K.罗琳……将这些作家归于
“类型”其实并非一种贬义，无非只是指
他们在创作时对作品的题材、结构和构
思等方面的选择比较专一，或许又正是
这种专一使得他们能够将某一点写得
出神入化。 比如言情之于一个“纯”字，

武侠之于一个 “义 ”字 ，推理之于一个
“智”字，悬疑之于一个“隐”字 ，魔幻之
于一个“奇”字，这些其实也就是他们的
“一招鲜”。 说句刻薄点的话，不是所有
的所谓严肃文学作家都能够有这样的
想象与虚构能力。 同样在网络文学中，

《琅琊榜》《甄嬛传》《芈月传》《伪装者》

《大江大河》 等近几年出现的这几部网
络文学大 IP 以及经由它们改编而成的
电视剧，这些作品同样也都是在不同的
方面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一招鲜”，因而
或粉丝无数或风靡荧屏。

文学不同“部落”间所谓“排斥”甚至
“敌视”的主要根源更多还在于认识观念
上的差异，文学天空内不同“部落”间的
通道其实从未阻断，融合始终都在进行。

在网络文学出现之前， 传统文学内
部就有所谓严肃文学与类型文学这样虽
不严谨但却已是约定俗成的划分， 而类
型文学又往往为那些所谓严肃文学作家
所不屑， 如此排斥之根源更多的恐怕还
是缘自陈旧的、狭隘的文学观念的影响。

似乎只要一打上“类型”的标签，就等于
没个性、艺术雷同、文学性差。 这些先入
为主的偏见实际上暴露出自己对类型文
学真的缺少了解。 举个例子：作为一部风
靡全球的言情小说《廊桥遗梦》，除去男

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令人动容之外，作
家沃勒的文学描写能力其实也好生了
得。 在“弗郎西斯卡”一节中，已是 67 岁
高龄的弗郎西斯卡在接听过孩子们打来
的生日祝福电话和接待完来送蛋糕的朋
友们后，独自坐在薄暮中打开 22年前罗
伯特寄来的那个牛皮纸信封， 仔细端详
着他当年为自己拍的那张照片， 安静地
回味着那天发生的一切。 这段文字长度
虽不足两千，但描写之细腻、之精致如同
高清摄影机慢慢地扫过一般。 这样的笔
墨一点都不亚于 19 世纪那些现实主义
经典作家的功力， 我们现在一些所谓严
肃文学作家也未必能有这样的功夫。 如
果不细读作品， 仅仅只是因为 《廊桥遗
梦》 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而归于
言情一类就予以排斥， 说好听点是观念
的差异， 骨子里其实更是视野与思维的
狭窄。

到了网络文学的横空出世，这样一
种从生产到营销到评价与传统文学大
相径庭的新文学生态出现，它庞大的体
量中确有许多十分粗糙的甚至根本够
不上文学门槛的东西，且类型化程度比
传统文学中的类型化更是有过之而无
不及等显著特点，凡此种种的确容易导
致传统文学作家特别是所谓严肃文学
作家对他们的不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
这种反应很正常。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
移， 网络文学在自身的野蛮生长中，也
逐步建构起自己的一套秩序，加之在其
汪洋大海中也不时确有珍珠闪烁；而更
有诱惑力的则是网络文学大军的影响
力不断扩大，其中一些大咖的经济收入
更是一路高歌猛进。 终究还是俗人的传
统文学作家又怎么可能对此视而不见？

在这样的背景这样的现实面前，“排斥”

只能是一时的，从无声的融合到公开的
交流终会成常态， 直到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携手并进的新格局。

“部落”依存，天空广阔。 特色形成
“部落”，通识锻造经典。 这样一种良性
格局的形成我想无疑就是文学中人更
是广大读者乐见其成的吧!

?视类型乐趣，
一味强调写实，现实
议题成为空洞口号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荨一部优质的

女性职业剧需要专

业精良的制作和真

正的女性意识 。 不

仅要符合类型影视

操作规律 ， 让情节

和女主人公形象都

充满吸引力 ， 还要

有能力将有价值的

女性议题融入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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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

图为 《迷雾追

踪》 剧照

一种关注

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2 月 5 ? 星期五文艺百家6 ?任编辑/?岭 徐璐明

文学的天空与 “部落”
潘凯雄

只有植入现实议题
女性职业剧才能突破狭窄圈层

桂琳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无论文学天空的边际线如何变化， 作家用独特
的语言艺术来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 既是某种新
的文学形态和 “部落” 能否进入文学天空的通行
证， 也是文学为自己的边界画出的一道红线。

———从电视剧《迷雾追踪》的遗憾说起


